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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莽莽群山間，古樹參天，怪藤橫生，獸鳴禽啼之聲不絕於耳，確是人跡罕至之地。



在乳白色的薄霧中，有兩條人影順著雜草叢生的山路朝山谷走來。



走在前面的，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道人。他身穿杏黃色八卦仙衣，頭戴青布道冠，肩挎符袋，一支紫紅色的桃木劍斜背在身後。



雙眸子爍爍放光，凜凜然有神聖不可侵犯之概。



此人正是在湘西一帶赫赫有名的捉鬼大師茅山術士尹天誠。



在尹天誠身後，跟著一個身穿灰佈道服的年輕道士。他的背上背了一個碩大的黃色木箱，箱蓋上插了許多五顏六色的小旗。這個人是尹天誠的徒弟林克。



師徒二人翻過數座山丘，來到峽谷深處。



林克用袖子擦掉從鬢角流下的汗，抬起頭來環望四周：在他目力所及之處，到處都是過人高的野樹蒿草。谷底鋪滿了尖利的碎石，並沒有一絲一毫的人跡。



「師傅，這裡好像沒有人煙哪，應該沒有人會請我們到這裡來驅鬼避邪吧。」滿心狐疑的林克朝師傅問道。



「不必多說，跟上就是。」尹天誠淡淡的回了一句，腳步沒有絲毫遲緩的意思。



「您這又是搞得甚麼碗糕啊！」林克扶扶背上的箱子，深一腳淺一腳的跟在後面。



兩個人在山谷裡面轉過了幾個彎。在他們前方不遠處，隱約顯現出一片土房。



「人家！是人家哎，師傅！」剛才還滿腹牢騷的林克突然來了精神，三步兩步超過他的師傅，一溜小跑衝在最前面。



「啊！」眼前的景象讓林克大吃一驚。面前的土屋已經殘破，朽爛的木門??早已與門框脫離，倒在佈滿浮塵的地板上。



「不要驚慌，隨我來。」尹天誠像是預知道什麼似的，雙眼中迸射出堅毅的光??芒。



師徒二人往前走了幾步，來到一間黑瓦青磚的房屋前。



儘管這間屋子並不很大，但與村中其他建築相比，卻也能稱得上突出二字。



從屋簷上依稀可辨的裝飾來看，這裡應該是村民祭祀先人的祠堂。



尹天誠來到房門前信手一揮，緊閉的屋門應聲而開。二人邁步走進屋內。



祠堂內蛛網密布，積塵遍地。擺放在供桌上的??供品早已化為塵土。靈牌上的字跡也變得模糊不清。看來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沒人管理了。



在祠堂的正中央，停放著一具碩大的棺木。



「師傅，這……」林克的表情變得嚴肅起來。從師數年來的經驗明明白白的告訴他，眼前的情況決非尋常。



「唉！」尹天誠輕捻長鬚，滿面盡是惆悵之色：「既然已經來到此地，你也該知道事情的緣由了。此地名喚趙家莊，莊中有一良善長者，趙秀才。



這趙秀才膝下無兒，到老來偶得一女，名叫青蓮。



那趙秀才老來得女，自然是歡喜得了不地。他把青蓮視做掌上明珠，從小潛心教導。



這青蓮姑娘長到一十八歲，詩詞歌賦，女紅針織無一不精。更兼天生麗致，清雅脫俗。方圓百里的鄉民，全都嘖嘖稱慕啊。



青蓮姑娘是長大成人了，可那趙秀才卻是越來越老啦。於是啊，他就處心積慮的想給女兒找個好的人家。



這莊中有個青年名喚趙大。為人忠厚樸實，勤勞肯幹。又和那青蓮是自幼的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。兩家老人也有意撮合這段姻緣。於是就選定良辰吉日，熱熱鬧鬧的為趙大和青蓮舉辦了婚禮。」



「可這趙家莊為何又變成如此模樣呢？」站在一旁的林克忍不住插嘴問道。



「不要性急，聽為師慢慢講來。」尹天誠沉吟片刻後，繼續言到：「本來人們都以為趙大和青蓮將白頭偕老，廝守一生。可誰知天有不測風雲。在這片山中有一伙剪徑劫舍、無惡不作的土匪。



匪首滿天??星早就垂涎於青蓮姑娘的美麗，竟在趙大和青蓮的成親之日率領嘍囉兵血洗趙家莊，把趙大一家和趙秀才統統殺死，將青蓮姑娘虜上山去，強娶為他的壓寨夫人。



不過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，這位青蓮姑娘雖然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，卻也是個氣節剛烈、大智大勇之人。竟然在入洞房前的交杯酒裡下了斷腸散，和那滿天星同歸於盡。」



「這位青蓮小姐真是女中英傑啊！」林克發出由衷的讚嘆聲。



「是啊。殘存的莊民為青蓮小姐的氣節所感，共同集資購買棺木為青蓮小姐收屍，停放於趙家祠堂之內。」



聽到此言的林克心頭一震，雙眼直勾勾的盯住面前的棺木。



「既然如此，那為何青蓮小姐的遺體還未下葬？村民又都跑到哪裡去了？」



「還不是因為滿天星這個惡賊！」尹天誠雙目圓睜：「青蓮小姐毒殺滿天星後，大家都拍手稱快，以為就此除去了這個惡魔；可誰知那廝惡靈不散，竟然化做厲鬼屍魔為害人間。整個青峰山被他搞得渺無人跡，連青蓮小姐的亡魂都被他霸占，不得超生。」



「那就請師傅速速??設壇作法，超度青蓮小姐的亡靈啊！」



「為師正有此意。」不知為何，尹天誠竟然低下頭來，清嘆一聲：「可惜那青蓮小姐卻是陰年陰月陰日陰時生，又以處子之身慘遭橫死，必須先找一個陽年陽月陽日陽時生的男子破掉她的身子，才能溝通陰陽兩界，渡她升天哪。」



「啊？！」林克聞言大驚：「此地不見人煙，我們要到哪裡去找？」



「要找此人，卻也不難。他就是……」尹天誠伸手一指林克：「你！」



「啊？！師傅，我不行！我……」吃驚的林克剛要爭辯，尹天誠早已伸出一指，點中他的眉心。



林克雙手一灘，昏倒在地。

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林克才悠悠醒來。他睜開眼睛，發現自己躺在一張朱漆櫃床之上。



數點淡黃色的燭光透過粉紅的紗簾穿入其中。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淡淡的熏香味。



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！」林克用力搖晃著昏昏沉沉的頭顱。



他以手撐床，想站起身來。可是其右手剛剛伸出，就摸到了一團軟軟的物件。



林克扭頭一看，頓時嚇得靈魂出竅。



在他身邊，平躺著一個容貌嬌好的年輕女子。她的外衣已被除去，只留下湖綠色的貼身小衣和包身長褲。



內繫紅色胸衣，露出酥胸一抹。



林克右手所碰到的物件，正是少女隆起的前胸。



林克趕忙把手縮回去。那姑娘依然靜靜的躺在那裡，沒有任何反應。



靜下心來的林克用手輕撫姑娘的口鼻，並未感覺到一絲一毫的氣息。



「難道這就是青蓮姑娘的遺體？」強烈的好奇心壓制住了林克心中的恐懼。他湊到青蓮的面前，想看一看這位傳說中的美女是何模樣。



在搖曳的燭光下，只見那青蓮小姐髮如墨染，膚若凝脂，眉如新月。一張俏臉兒既不如鵝蛋臉胖，也不似瓜子臉那麼瘦，長短適中。



一雙緊閉的美目上，密而不亂、長而不散的睫毛微微向上蜷曲著。



俊秀小巧的瑤鼻之下，塗有胭脂的櫻唇微微開啟，神態平靜而安詳。



只可惜面色無血，白中透青，未免有些美中不足。



「如此人間絕色，卻慘遭惡人殘害，真是紅顏薄命啊！」林克輕輕的嘆息著。突然間，他有一種把青蓮摟進懷裡的衝動。



林克用一隻手托住青蓮的後頸，另一隻手摟住她的纖腰，雙手略一用力，青蓮的屍身悄然翻轉，靜靜的滑入他的懷中。



林克只覺得血脈忿張，心頭鹿撞，直到青蓮與他臉蛋相貼，那絲絲涼意才使他平靜了一點兒。



他用雙手在青蓮的軀體上來回摸索。儘管已經逝去多時，可青蓮依然是香軟柔滑，只可惜其遍體冰涼，讓林克略覺惆悵。



「唉，要是她還活著的話……」林克重新將青蓮的身子放平，信手除去了她的貼身小衣，又將圍胸的紅綢解下，讓青蓮的上半身完全袒露出來。



在她那光滑平坦的腹部上方，一對形如滿月的乳峰高高聳立，粉紅色的乳暈映襯著小巧可人的乳頭，宛若兩朵含苞若放的鮮花。



林克的耳朵裡充滿了自己的喘息聲。他的雙手在青蓮的前胸不住的揉動。



硬硬的乳頭劃過他的掌心，讓他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舒暢感，那對誘人的乳房也在極富彈性的來回顫動。



過了許久，林克才停止把玩青蓮的乳房。他先是沉思了一會兒，然後就像決定了什麼似的，伸出雙手解開了繫在青蓮腰間的絲絛，用手指勾住褲腰，將貼身長褲從青蓮的下體上慢慢擼除。



林克的指節從青蓮的玉臀和大腿上緩緩滑過，凝滑酥軟的感覺甜美異常。



似乎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，林克的雙手終於移到了青蓮的腳踝處。



他使??勁一拽，縮成一團的褻褲從青蓮的身體上脫離，丟到了角落裡。



現在，青蓮姑娘的玉體終於毫無遮掩的呈現在他面前了。



興奮中的林克好不容易才抑制住躁動的心。他抓住姑娘的秀足，小心翼翼的將雙腿打開。女孩子最隱秘的部位終於完完全全的顯現出來了。



林克伸出一隻手，輕輕的撫摸著青蓮的私處。



青蓮的牝戶依然存有彈性。不過表皮卻已風乾發白，摸起來有一種澀澀的摩擦感。



林克鬆開自己的腰帶，露出早已鼓漲如杵的男性象徵。



他俯下身子，把陽具的頂端抵在青蓮的牝戶上。



青蓮的牝戶既乾且緊，林克的每一次抽動都會給自己的陽具帶來火辣辣的刺痛感。



更要命的是，裡面的那層膜竟然韌如牛皮，任憑林克左衝右突，硬是昂然不動。



林克發出粗重的喘息聲，大滴大滴的汗珠順著他的臉頰滾落。



「你這麼幹可不行。」就在林克進退兩難之時，一個熟悉的聲音突然傳到他的耳朵裡。



「啊？！」毫無思想準備的林克雙手一軟，結結實實的壓在青蓮的裸屍上。



「師傅！原來你一直在偷看哪！」



「混賬！竟然說出這麼難聽的話！」尹天誠生氣的訓??斥道。「為師是怕你不知過陽之術，才在這三更半夜之時不去休息，前來指導於你。」



「我看您老是藉機偷窺吧。」林克用手揉揉紅腫發木的龜頭，小聲嘟囔著。



「胡說八道！」尹天誠的怒吼再次充滿了他的耳朵。林克嚇得把嘴一閉，剩下的牢騷全都咽回了肚裡。



「徒兒，你有所不知。」尹天誠的語氣稍稍和緩了些：「那青蓮乃是純陰之體，加之身亡日久，陰氣凝聚成團，外力急切不能入。須先從她的後庭將精陽灌入，破其陰氣，方可從正門破體啊。



「天哪！這麼麻煩！青蓮的那些地方乾的比砂紙還硬！要是這麼一路幹下去的話，可……」林克哀傷的望著自己的下體。



「在你的枕頭下有一瓶為師調煉的密藥，你把它分別灌入青蓮的前花後庭之內，可浸潤內膜，讓你少受些痛苦。」



「這麼重要的事情竟然不早說，不是成心害我嗎！」林克不滿的咕噥了一句。



他把兩個枕頭疊壓在床鋪中間，然後拉動青蓮的肢體，讓她的屍身爬俯在上面。摞起的枕頭頂住青蓮的小腹，使她的玉臀高高翹起。



林克用手指輕輕點擊著青蓮的後庭。由於青蓮身亡日久，原本緊撮在一起的菊花座已經散開，形成了一個手指粗細的小洞洞。洞口周圍的皮肉早已乾硬，磨得林克手指生疼。



「竟然要搞她拉屎的地方……不過師命難違，也只好硬著頭皮幹了。」



橫下一條心的林克打開藥瓶，把部分藥液灌入青蓮的谷道裡。藥液所及之處發出嘶嘶的響聲。



林克再次用手點點青蓮的後庭。說來也怪，原本乾硬的皮肉竟然已經變得軟如生人了。



「這回應該沒問題了。」林克用手扳住青蓮的肩頭，將勃起的男根對準她後面的小洞洞小心翼翼的插進去。



儘管人死後後庭鬆弛，又有其師的密藥相助，可青蓮的後竅還是要比蜜穴緊的多。林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插進去一半。



青蓮的腸管緊緊包裹著他的小弟弟，讓林克動彈不得。



「看來不能繼續深入啦，試著幹一下吧。」林克嘗試著擺動自己的腰。頭兩下還纏得頗緊，到後來就漸漸順暢了。



柔軟的腸壁和林克的肉棒相摩擦，讓他覺得麻斯斯、酸忽忽的，有一種不可言傳的舒暢感。



林克快速的前後插動著。濃濃的春意浸淫了他的全身，讓所有的汗毛孔都張開了。



就在他頭腦空空，昏昏欲洩之際，一股強大的涼氣突然頂住了他的陽具，把他從青蓮的身上彈了出去。



毫無防備的林克一屁股坐在床板上。他放眼望去，只見青蓮的後竅被撐得老大。



儘管林克離她逾尺，仍能感覺到從中冒出的滾滾寒氣。



「徒兒，現在青蓮的陰氣已洩，快快與她交合，將精陽注入其體內！」



「知道啦！」林克起身上前，把青蓮的屍身扳回仰面朝天的姿態。



剩餘的藥水全部灌入了青蓮的蜜穴裡。還沒等藥水乾透，林克的陽物就迫不及待的侵入到裡面。



原本堅韌的肉膜竟然被輕易的頂破了。



「啊……」林克發出長長的呻吟聲。



原來在青蓮的蜜穴內部，竟然生有排列緊密的環形肉褶兒。肉褶與林克的敏感之處來回摩擦，幾乎讓他喪失了神智。



粗重的氣息從林克的鼻孔裡噴出來，甜美的刺激讓他整個人都處在半昏迷狀態了。



男性的本能驅使他用力擺動著下身，漲到極點的陽具竭力探求著青蓮蜜穴的終結部。



積累的快感終於爆發了。在發出一聲大叫之後，濁白的男精噴射入青蓮的體內。滿身大汗的林克無力的趴伏在青蓮的屍體上。



剎那間，怪風驟起，燈燭齊滅。房間的窗戶上赫然出現了一個斗大的頭顱！



兩隻閃著螢光的怪眼怒視屋內，憤怒的吼叫聲震得屋瓦簌簌作響。

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道金光從屋頂上刷的射出，正中怪物的眉心。



那怪物叫了一聲，向後退去。從房樑上跳下一人，正是茅山道長尹天誠。



「惡賊！你惡貫滿盈。貧道今日要為民除害，那裡走！」話音未落，人已縱出窗外。



「師傅，等等我！」醒過味兒來的林克趕緊套上衣服。他剛跳下床，忽然想起青蓮的屍身還赤條條的橫陳在床上。趕忙回身把青蓮蓋好，這才縱身出屋。



明朗的月光下，只見尹天誠手持斬妖桃木劍，背對林克立於院中。



在他面前，站立著一個恐怖的怪物。



只見那怪物身高過丈，頭如水缸，爪如簸鬥，眼如銅鈴，怪牙橫生，全身淨是腐爛的糜肉。



正是山賊滿天星所化成的喪屍。這喪屍發出令人恐怖的怪嘯，一步步朝尹天誠緊逼而來。



「惡賊不要猖狂，看我茅山神符！」尹天誠單手一揚，數點金光直奔滿天星的前胸。



那怪物舉手一擋，金光命中它的小臂，濺出點點火花。



怪物一聲長嘯，巨大的鬼爪的命中了尹天誠的前胸。



尹天誠悶哼一聲向後倒去。與此同時，一道金光從他袍袖中飛出，把怪物捆了個結結實實。



「師傅！」林克飛身上前，扶起尹天誠倒下的身體。



「徒兒，不要管我！」身受重創的尹天誠咬牙吐出幾個字。「快殺了那個妖孽！」



「謹尊師命！」林克撿起掉在地上的桃木劍，一咬牙猛撲上去，劍身刺入怪物的胸膛，直沒至柄。



怪物發出一陣尖利的嘯叫後，轟的一聲炸開了。稀爛的骨肉濺得滿院都是。



「師傅，我們贏了，師……」欣喜若狂的林克回過頭來，眼前的情景卻讓他大驚失色：尹天誠雙目緊閉倒伏於地，早已氣絕身亡。



「師傅！」林克撲倒在尹天誠的屍身上，泣不成聲。



天漸漸的亮了。青峰山上的妖霧已然散去。和煦的陽光映照著怒放的山花兒，林中的小鳥發出悅耳的鳴叫聲，一切都顯得生機盎然。



半山坡上聳立著兩座新墳。一個年輕人立於旁邊。他是林克。



林克跪下來，衝著一個墳塋磕了三個頭。



「師傅。雖然你以前經常訓斥我，這回又把我當AV男優用，不過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。我會謹尊你的教導，練好道術，為天下蒼生造福。」



林克回過身來，又對著另一座墳拜了幾拜：「青蓮姑娘，妳我雖沒有夫妻之名，卻有夫妻之實。可惜大戰之後，我到處找不到姑娘的遺體，只好在這裡為姑娘立了個衣冠塚。衷心祝願姑娘能順順利利的投胎，下輩子能安安穩穩的做人。」



林克抓起放在一邊的包袱，站起身來朝山下走去。樹木山石不時從他的身旁掠過。



「相公。」溫柔的女聲傳進林克的耳朵裡。



林克驚訝的抬起頭，瞬時，他呆住了。



一個打著湘繡花傘的美艷少女笑吟吟的站在路邊，清澈如水的雙目正含情脈脈的望著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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